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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邹城城孟孟氏氏：：
重重新新点点亮亮亚亚圣圣光光环环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本报《今日运河》记者 黄广华

“清理完杂草，孟子的

思想活水将再次流出”

“让孟子思想回归故里”——— 这
是亚圣孟子的故乡邹城这两年提
出的新口号。

国学的长热不衰，国家高层对
传统文化的大力倡导，让邹城人觉
得机会来了，为此，当地官方还专门
成立了“文化突围”指挥部，为振兴
孟子思想文化做准备。

不只官方，当地的社会心态也
在悄然改变。“30多年只顾发展经
济，人心浮躁，现在该是到了寻找

‘道德之根’的时候了。”9日下午，在
邹城孟府内，对孟子及孟氏家族有
着深入研究的邹城亚圣书院院长
邵泽水，对此颇有感慨，作为亚圣故
里，邹城无疑是孔孟儒学最重要的
寄托地之一，这让当地人充满想象。

相比曲阜，邹城的体量要大得
多，且常年居国内百强县前列，但就
知名度而言，显然轻了不少。事实
上，早在20年前，邹城曾有过一次重
塑辉煌的机会，但并未如愿。

1994年，邹城召开了“孟母教子
国际学术研讨会”，邵泽水回忆，为
了提升会议规格，打出影响力，邹城
邀请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
思远。正是程思远在致辞中将“孟母
三迁”的精神总结为中国母教传统
的肇始，后天努力、客观环境对人成
才的重要意义，这一对孟母教子的
阐释沿用至今。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重要致
辞的作者就是邵泽水。当时在邹城
市委宣传部任职的他负责会议的
筹备工作，由于沟通问题，会议召开
前一天，主办方才得知程思远没有
准备致辞，于是邵泽水就被临时拉
去写了个急就章。

邵泽水清楚记得，当天下午4点
左右，他硬着头皮来到程思远住处，

“战战兢兢”告诉程思远未准备讲稿
并请示如何着笔。出乎他意料，“程
老没有发火，而是很和蔼地说了几
点要求，让我尽快写完给他。”

尽管当时邵泽水没有系统研
究过孟氏家族，但身居“圣人之乡”，

耳濡目染加上工作上的一些接触，
当晚12点就完成了致辞稿，并于次
日早4时送审，“获得程老肯定”，也
得到与会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

不过，这篇文章连同那次会议，
并未如主办方所愿地带动全国的

“孟子热”，邹城在外人眼里还是默
默无闻。

但现在不同了，在这个纷繁
芜杂的年代，人们愈发重视以孔
孟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心
灵的涤荡作用。这让“亚圣”之乡
似乎看到了一丝重振雄风的曙
光，只不过思路变了，那种再披着

“传统文化”外衣，供游人到此一
游，如此蜻蜓点水式的旅游文化
开发，已然是此路不通，如今的人
们更注重传统的精神内核。

对此，邹城市委副书记赵勇给
齐鲁晚报记者打了一个“清理枯井”
的比喻：作为亚圣故里，原本就有着
丰富的思想之源，但因为种种原因，
这些精深思想未得到重视，就像一
口水井没人管理而逐渐被荒草覆
盖，以至于人们慢慢忘记了这里原
本曾流出过股股思想源泉。“现在我
们做的，就是把这口井周围的杂草
清除干净，让孟子的思想活水，源源
不断再次流出。”赵勇说。

共用排行，对孔家以

老师相称

众所周知，儒家学派创始人孔
丘，生于春秋末期，而他的学说的集
大成者孟轲，则生于战国，孔子死后
百余年，孟轲方才诞生，并受教于孔
子孙子子思。

孔被尊为“至圣”，孟为“亚圣”，
虽然至圣在前，亚圣在后，不过，治
史者都承认，就对儒学的贡献来讲，
孟子具有巨大的原创性，奠基者与
光大者实不可做简单排名，但他们
在世俗社会的地位却迥异。

“孔子很风光，孟子很寂寞”，这
是邹城当地人惯用的一个形象说
法。10日上午，孟子第75代嫡次孙、73
岁的孟祥居说，“孔家嫡长子历代被
封衍圣公，孟家则为世袭翰林院五
经博士（后民国期间改为亚圣奉祀
官），一个说法是，前者相当于朝廷一
品大员，后者相当于七八品级别。”

邹城虽然离曲阜只有区区二

十多公里，但是孟庙孟府的型制和
规模，与孔府孔庙相比有着巨大落
差。“孔府占地240多亩，孟府只有60
多亩，只相当于孔家的四分之一。”9
日下午，邹城孟府的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说，仅从占地规模上，就能看出

“哪个大哪个小。”
在历史上，自西汉儒学被确立

为治国之道后，孔子便成为“大成至
圣”，万世师表，在各个朝代均受到
顶级礼遇，孔家“NO.1”的地位不可
撼动。而孟氏家族之所以被称为“家
族”，始于唐宋的“孟子升格运动”，
经过这一“升格”，孟子从秦汉的隐
而不彰，到元代“亚圣”地位正式确
立，家族方才崛起。

在孟氏家族研究者济南大学
教授朱松美看来，看似风光的孟子
家族，历史上实则处于一种难以明
言的夹缝状态，一方面因其儒家的
身份特征而被推到了社会政治前
沿；另一方面，作为亚圣又缺乏像孔
子家族一样的正宗与辉煌。

“没有孔家的提携，孟家很难获
得后来的名声。”邵泽水告诉本报记
者，也正因此，孟家人去孔家，都会
非常恭敬。

这点也得到了孟氏后裔孟祥居
的确认，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孟家
历代嫡长子到孔家拜谒时，对相对应
的孔家人，均以老师及师母相称，而
非“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之类一般称
谓。

同时他澄清，社会上流传的孟
家比孔家“同辈矮三代”的说法，是
不对的，“除了嫡长以师生相称外，
孔孟两家旁支相互之间交流并不
多，互相之间称谓与常人无异。”

而朱松美教授发现，孔、孟两个
家族后来共用行辈排字，“从第58代
起，即明代以后，两个家族的辈分排
行完全相同，直至民国，历三百余
年。如果不是有意所为，仅用偶然、
巧合之类很难解释得通。”朱松美认
为，这足以说明孟氏家族是在效仿
孔氏家族，而不是相反。

“孟子后人对孔家人，心里应该
既有尊敬，同时又有羡慕。”一位研
究孟子多年的当地学者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毕竟现在客观存在的差
距，影响的不仅仅是孔孟两家人，其
所在的曲阜、邹城也会被经常拿来
比较，只是两地心照不宣。

今年7月，邹城《孟母教子传说》
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在不少
人看来，力推“孟母教子”，强调“母
教”的开创性作用，正是邹城避开曲
阜的“差异化”策略之一。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治于人”曾受到批判

作为儒学正统，孔孟是不可分
割的一个整体，除此之外还有一点
相似的是，家族的命运很多时候并
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据孟祥居介绍，孟府曾受到国
民政府的“庇护”，1927年蒋介石带
兵北伐，路过邹县到孟庙拜祭时，曾
在孟府见山堂手书“保护孟庙，不准
驻兵”八个大字，足见当时对“亚圣”
孟子的尊崇。

孟祥居说，解放前夕，大伯孟繁
骥（孟子第74代嫡长子）带着孩子去
了台湾，此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才托邹城籍的外姓台胞带过
信来，并授给孟祥居《孟子家谱》及

《三迁志》两件“传家宝”，一家人这
才又有了联系。

而据邹城本地曾到过台湾的
一位学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到台
湾的孟家人虽然身为亚圣后裔，但
并未享受多好的礼遇。在子女成年
后，外人眼中的“亚圣奉祀官”孟繁
骥，却独自居住在一处公寓的一个
小房间里，平时连与儿女见面的机
会都不多。而据公开报道，孟繁骥
1990年6月26日病逝于台湾。

至于留在大陆的孟家嫡次
系，同样命运多舛。孟祥居说，他
们家在建国初的土改中，就被赶

出了孟府。此后，一家7口挤在别
人家的两间小屋里，困难时得靠
街坊邻居接济才得以艰难度日，
一度他还曾随母亲要饭……

“我的父亲是1950年前后饿死
的。”孟祥居说，那天他正在外挖河
道，管事的突然来告诉他，他家里出
事了，并准他三天假。孟祥居马上预
感到“肯定没好事”。因为平时为了
多挣工分，他很少请假，并且上面一
般也不愿给他放假。

孟祥居甚至自嘲说，如果不是
那个年代大量的体力劳动，他恐怕

“练不出现在这样的好身板”。
后来再经历“文革”，孟家的境

遇更差，孟庙遭破坏，孟子的思想更
是一再被批判。孟子讲“万物皆备于
我”，这被当成“典型的宣扬主观唯
心主义”，而孟子称“劳心者治人，劳
力者治于人”，又被认为是在“鼓吹
剥削阶级统治有理”。这些给邹城的
孟家人留下了沉痛的记忆，直到现
在，他们才不避讳谈起孟子。

文化程度受限让家族

振兴乏力

对于孟氏家族的人来说，与政
府层面希冀的让“孟子思想回归”等
宏大理念相比，他们更在意的是家
族的延续。

尽管被选为孟氏家族在大陆
的代表人，孟子第75代嫡次孙孟祥
居最大的遗憾之一，是自己只有初
中肄业的文化水平，这显然与“圣人
之后”的名声不太匹配，这也牵绊到
了他目前振兴家族的努力。

因为历史原因，孟祥居没有得
到良好的学习机会。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国家统战工作政策在邹城得
以落实，为弘扬传统文化，开展对台
的统战工作，需要找到一位与孟氏
嫡裔关系最近者为代表。之后，经过
基层推荐，组织考察，最终确定他为
孟氏后裔代表的适当人选。

此后20多年间，孟祥居担任过
邹城市政协常委，并连任了5届邹城
政协副主席，分管科教文卫等。而他
坦言，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肩
上的担子又不轻，“只能靠后来刻苦
学习文化知识，来弥补自身的不
足”。经过学习，孟子的经典之作，他
能张口就来，对孟子的思想也逐渐
有了自己的体悟。

2007年退休后，他得以真正展
开那项对他来说更艰巨的事业：家
族振兴。“在有生之年，力争做好三
件大事：一是恢复间断半个世纪的
传统祭孟大典，二是把原属邹城管
辖的凫村（孟子诞生地）及孟母林，
重新划归邹城，实现孟家的‘完整统
一’，三是续修《孟子世家谱》。”孟祥
居说，现在祭孟大典已经恢复，家族
续谱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

10月10日上午，在接受采访期
间，孟祥居接到了两三个电话，其内
容之一便是续修家谱，还有与之相
关的外地孟氏宗亲会的筹备。

“修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首先要在各地成立孟氏宗亲
会或分支机构，然后借助他们调
查当地孟姓人家的情况，确定是
否入谱等。”孟祥居说，启动三年
来，这项工作进展顺利，但依然有
大量工作要做。不过，现在最让他
耿耿于怀的，是孟子诞生地凫村
及孟母林仍然在曲阜管辖之下，
他曾上交多份政协提案，试图变
更其管辖地，但都不了了之。

“孟子诞生地是圣人故里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回来怎么能行呢？”
采访中，孟祥居不止一次提及此事。

但是，重振孟氏家族，外人却有
着不一样的看法。

“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程度不
高，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这阻碍了
整个家族的振兴。”邹城当地的一位
学者认为，不管孟家历史上有过怎
样的辉煌或失意，对于现在的他们
来说，振兴的关键是，“在学问上能
有所突破”。

76岁的孟子后裔孟祥坎感到遗憾的是，孟母三迁祠中的碑不少都在“文革”中被破坏。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摄

人们常说“孔孟不
分”：前者创立儒家学
说，后者则是这一学说
最重要的集大成及继
往开来者，他们的诞生
地相邻，且均被视为海
内外儒学的发源圣地。

2000多年前受教
于孔子孙子子思的门
人，且以善养“浩然之
气”著称的孟轲，恐怕
不会想到，在他死后千
年，最终跻身到这个庞
大学说体系的金字塔
靠近顶端的位置。尽管
如此，住在邹城，顶着

“翰林院五经博士”头
衔的他的后代们，与临
市曲阜的“衍圣公”相
比，却显得落寞。

不过，随着传统文
化重新走进生活，如今
邹城的孟家人，正期待
着再次光耀先祖。

孟祥居展示台湾大伯
托人捎回来的孟氏家谱及
三迁志。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摄

孟府全景。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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